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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信仰的历史传承与申遗策略 

—— 以温州宁村“汤和信仰”为例 

 

邱国珍，陈洁琼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温州  325035) 

 

摘  要：浙江温州龙湾区“汤和信仰”是地方民间信仰中最具特殊性、典型性的个案之一。通过文献

资料和田野材料，叙述了从“汤和信仰”到“汤和信俗”的产生、演变过程，分析了汤和信仰在历史

上曾属于国家和民间两个层面的特点，阐释了汤和信仰申遗成功的背景、策略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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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信仰渗透于民众生活之中，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神灵信仰和祭祀仪式，构成了

民间信仰的基本框架，也构成了社会形貌的象征展示方式。上个世纪中叶以来，我国在民间信仰

方面采用政治标准和意识形态化的对策，基本上忽视民众的信仰需求，致使民间信仰处于非法和

地下的状态，但基本信仰形态在民间依旧存活。近 30 年来，民间信仰在不同地区呈现出不同的

复兴状态。有 400 余年历史的温州宁村“汤和信仰”，在经历了“城隍”庙会、“封建迷信”、“汤

和节”等几个历史阶段之后，终于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语境下得到国家认可。2008 年 6 月 14

日，“汤和信俗”入选国务院公布的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本文以温州宁村“汤和信仰”为例，对其产生、传承和演变的历史进行梳理，并对当代民众

的传承策略作深入分析。 

一、宁村与汤和 

宁村位于浙江温州龙湾区东北角，瓯江入海口，面临东海，背靠黄石山，毗邻温州永强机场。 

据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刊本《温州府志》[1]载：“宁村所城在永嘉县三都洪武二十年信国

公汤和奏建”。宁村俗称宁村所，清时改称宁村寨，隔江与乐清磐石卫互为犄角，是进入温州的

水路门户。宁村作为军事卫所，围有护城墙，建制时周长 3 里多。城墙外层由块石垒筑，内层为

泥土斜坡，城基宽阔，俗称“城山”；城墙一直保存到解放后，1958 年大跃进时为了修水利、造

盐场、制砖瓦，就地取材，陆续蚕食，现已无存。城墙开有 4 门，4 门随城墙损毁亦不见。2007

年“汤和节”期间在原东西南北门旧址上树立了四座竹扎绸镶的移动门楼，以显宁村旧貌。所城

内凿有七星河，但已填堵；所城外还有护城河，因皮鞋厂扩地与污染，成了臭水沟。所城规划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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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建制，以十字分割四方，形成东北方、西北方、西南方、东南方，中心是十字街，现在仍保

持原初时的布局。 

宁村筑城后，驻扎的抗倭海防军自然成了宁村的居民。军士们来自五湖四海，各有宗姓来源，

他们战时为兵，平时为农，“寓兵于民”①，发展生产，繁荣宁村。他们在宁村落户，世代繁衍，

使得宁村的姓氏达到近百个，号称“百家姓之村”；经过几百年的变迁，现宁村仍有 89 个姓氏。

2003 年宁村组织了家谱调查，有 19 个姓氏的家谱收藏在宁村；其中韩氏“传家之宝”编修于民

国元年，后未再修，是宁村历史最长的家谱。 

宁村现属温州市龙湾区海滨街道，面积 0.99 平方公里，2006 年家户 811 户、人口 3 176 名、

外出务工或移居外地 134 人。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宁村的劳动力主要从事于农业（水稻种植），

占有 80%人口，渔业（包括河塘捕鱼、渔场养殖）占 10%人口，其他则从事于牧业、家庭作坊和

制盐业。1980 年代改革开放后，宁村成为“温州模式”的组成部分，村民转战商场。1986 年以

前创办了 7 家乡镇企业，吸收了 28%的农业劳动力；为配合乡镇企业的发展，需要小规模的地方

性商业、服务业的支持，因此宁村的家庭饭店、家庭商店、家庭车队等雨后春笋般迅猛发展起来。

到 1994 年宁村形成了以皮鞋和服装加工为支柱产业，其中皮鞋、服装加工、水泥、制砖工业纯

收入为 111 万元。从 1999 年起，外来打工人员逐年增加，2006 年登记在册的出租房已达 330 家，

约计 1 300 人，人口进多出少。改革前、1986 年、1994 年和 2006 年的人均收入分别为 178、520、

675 和 1 698 元/人②。 

宁村现有建筑除村民居住房和村委行政大楼外，有两种类型的文化建筑，一是文教建筑：宁

村小学和宁村老年大学（原生产队食堂，2 层，2007 年 5 月挂牌）；另一类就是崇祀建筑，有 4

座：一是宁村观音楼，它在一座 3 层民居内，供奉佛教菩萨，附有文昌阁，因楼内观音塑像最多，

故此命名。二是抗倭英烈陵园，陵园在宁村南郊，主体是圆坛墓冢，此非衣冠冢，抗倭时期的器

物已无处可寻；墓室后方伫立屏风石碑，镌刻“卫国保家抗倭大字碑文记”；墓冢前方两侧建有

取名为“永嘉亭”和“英烈亭”的精致石亭；在大门通向墓冢的 10 米水泥路中间处矗立着一座

石雕牌坊，上书“汤和精神发扬永远”及对联；陵园大门也是飞檐石刻设计，铁皮裹护；陵园于

1998 年翻建，平时不开放，只在夏天夜晚供村人乘凉。三是太阴宫③，位于南郊，和陵园相连，

在原宁村所练兵沙场上建盖，1 层，占地面积很大。四是宁村标识性建筑，汤和庙。 

汤和庙和观音楼归属宁村老年协会管理，太阴宫由私人负责。一般轮值汤和庙的是男性老者，

在太阴宫轮班的是女性老年人，也许考虑了神灵的性别，才有了这样的分工；但老年协会理事组

成员几乎都是男性，只有一名女性理事，设在观音楼三楼的老年协会办公室居高临下，统筹民间

信仰事务。 

汤和（1326-1395），汤和信仰的核心神祇，是真实的历史人物，本为明朝开国大将、抗倭英

雄、宁村所城的建立者。汤和字鼎臣，濠人（今安徽凤阳）。生前封中山侯，进封信国公，死后

追封为东瓯王，谥襄武。14 世纪，日本的战败军士连同浪人、奸商组成海盗集团，经常骚扰中国

东南沿海。明太祖朱元璋派汤和部署防务，“倭寇海上，帝患之……和乃度地浙西东，并海设卫

                                                        
① “寓兵于民”是汤和为抗倭创设的一项制度: 平时兵为民, 农作商贸, 腰缠兵器去农忙: 战时全民皆兵, 甚以农

具汤罐为武器抵御倭寇. 

② 以上数据来自宁村村委, 改革前的数据以无存档材料, 由村委老干部潘巨旺提供、陈洁琼搜集. 

③ 太阴宫为供奉祭祀陈靖姑(也称陈十四)的庙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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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城五十有九”（《明史·汤和传》），宁村所城即其一。这 59 所城堡在后来的抗倭斗争中起了巨

大作用，“嘉靖年间，东南苦倭患，和所筑沿海城戌，皆坚敌，久且不圯，浙人赖以自保，多歌

思之”[2]；嘉靖四十年（1561）浙江一带倭患基本荡平。 

二、汤和信仰的产生与演变 

考察宁村的汤和信仰，一要关注“城隍”信仰，二要关注其历史上所属的“民间”、“国家”

两个层面。 

先看汤和信仰与城隍信仰的关系。自邓嗣禹作《城隍考》以来，研究城隍信仰的著述可谓不

少，不同程度上涉及了城隍信仰的各个方面。20 世纪上半叶城隍信仰在中国大陆销声匿迹的原因

是城市和军事卫所城的城墙纷纷拆除所致，值得注意。“从城隍信仰自身情况分析，城墙的废弃，

城墙防御功能的失却以及庙会的兴起是导致其衰微的致命因素……城隍神的命运和城墙的命运

基本一样，民间的信仰本来就是功利的、实用的，对人类失去了作用的神灵势必要被淘汰。”[3]

本文讨论的宁村汤和信仰，在神格的分类学意义上讲属于城隍神信仰，宁村的汤和公被俗民拜称

作“城隍爷”，汤和庙在俗民口头的称呼就是“城隍殿”。但在今天，人们提及宁村的汤和信仰，

很少与城隍相联系，究其原因，或许就与宁村所城“防御功能的失却”有关。 

再看宁村汤和信仰所属的两个层面。历史上的汤和信仰，并非一直处于“民间”层面。从明

清时期看，汤和信仰即先后体现在民间和国家两个层面上。 

民间层面。汤和信仰的肇始，无疑源于民间。为缅怀和感激汤和造城和抗倭功德，宁村所城

驻军后裔家家设立神位纸牌祭祀，上写“宁村所主汤和公之位”，把汤和视为祖先和保护神供奉。 

国家层面。为表彰汤和筑城抗倭功绩，嘉靖七年（1528）巡按御史请于朝，在宁村建成了汤

和庙；到了清乾隆年间，汤和及汤和庙被清政府封为“城隍爷”和“城隍庙”。汤和庙原名为“东

瓯襄武王汤公庙”，简称汤和庙，俗称“城隍殿”。汤和庙建在宁村的十字街头，是一座三进庙堂，

从照壁到大殿始建于嘉靖七年（1528），后殿为清乾隆年间（1736 – 1795）扩建，此后不断集资

维修了后花园。 

两个层面的区分，以汤和庙的建立为标志。汤和庙建立之前，宁村俗民把汤和视为祖先供奉。

按照“洪武三年改制”①，宁村俗民在家供奉了汤和的神位木主“宁村所主汤和公之位”；汤和庙

建成之后，各家都请出汤和木主统一集中在汤和庙里，所有的进香祈拜仪式在汤和庙展开。除了

俗民平时个体祭拜请求外，还确定每年正月初九“祭祖（春祭）”以及七月十五“汤和祭鬼（秋

祭）”这两个时间来集体祭祀，尤以中元节时的汤和出巡祭鬼隆重热闹，在民国时期称为“宁城

抬佛”。 

20 世纪以降，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汤和信仰及其祭祀活动作为“封建迷信”沉寂

                                                        
① 明太祖朱元璋出于稳固新建王朝政治基础的需要, 对城隍的封爵、服饰、祭祀等进行了制度化、规范化、理论

化的整序, 将城隍信仰纳入国家祀典, 成为城隍信仰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被称为洪武二年改制. 洪武三年

(1370)六月癸亥, 朱元璋颁布诏书即洪武三年改制. 与洪武二年改制相比, 改变了岳镇、海渎及城隍神号. 《明

史·礼制三》中有较为详尽的叙述: “三年, 诏去封号, 止称某府州县城隍之神. 又令各庙屏去他神. 定庙制, 高光

视官署厅堂. 造木为主, 毁塑像弃置水中, 取其泥涂壁, 绘于云山. 在王国者王亲祭之, 在各府州县者守令主之.”

洪武三年改制与二年新制在做法上差异甚大: 一去神号, 一封爵赐号; 一毁塑像置木主, 一为神像统一服饰. 关键

之别是确认城隍神的人格神(社会神)身份, 还是恢复城隍神的自然神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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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近一个世纪。这期间，宁村的汤和信仰又回到“民间信仰”的状态。 

当下宁村的汤和信仰，在祭祀时间和形式两个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农历正月期间的春祭逐渐

淡化；而七月十五的秋祭则以“汤和节”的形式集体祭祀。仪式的基本内容包括巡游和祭祖两部

分，整个过程由农历七月十三日开始至十七日结束，为期 5 天。 

十五日为正日，汤和神像出巡。在汤和庙举行隆重的神像出巡仪式，“文武元帅”、“先锋土

地”、“七星神将”等扮演者叩拜过神像，带领众“衙役”在庙内三进三出后，拥簇着汤和的香炉、

神像出庙。庙门随即关闭，高挂“公务出巡”牌。 

历年来大部分村民参加了巡游，人数在 2000 名左右，队伍逶迤两、三公里。早上摸黑出发，

晚上掌灯回来，时间计 16 个小时，行程约计 25 公里。所经村庄无不张灯结彩，备办香案，其中

以村为单位的称“路祭”，一般一村一个，在村头用 10 来张方桌并排成一列，上摆三牲福礼、面

桃纸烛等祭品，陈列各种琳琅满目的精巧摆设，无异如一年一度的私家珍品展览会。巡游队伍每

过一村，都有祭拜仪式，气氛非常热烈。每年的仪式活动吸引了温州地区 20 多万人前来迎祭和

参观，成为万人空巷的盛会。 

三、汤和信仰的申遗策略 

“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祭礼是礼乐文明的重要内容，祭祀是礼乐文

明的重要传承。其价值追求在于，通过对天地山川特别是一切有功烈于民的先祖前贤的祭奠、追

远，以实现“民德归厚”，植福禳灾。作为一位抗倭英雄，汤和理所当然地为后人所敬仰。 

但事情远远没有这么简单。 

从 20 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开始，中国社会一直坚持着一个反封建、反传统的思想和行为模

式。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在现代化开始时的启蒙阶段，为打破封建的枷锁、解开传统的束缚，

反传统在某种程度上是必要的。然而，究竟应该反到什么程度？究竟该怎样来“处置”传统？这

是一个问题[4]。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 

宁村民众如何针对种种社会障碍和紧张关系施展策略，创造汤和信仰复兴的事实，为自己的

信仰构建合法性的文化逻辑呢？在宁村，我们获得了仔细观察这一社区并学习其社会逻辑和文化

运行策略的机会。我们希望通过这一地方性材料来展示社会和意识形态、精英文化和传统民间文

化、精英的民间意识和俗民智慧之间的互动和聚合关系，以研究民间信仰在当代基层文化构建过

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汤和信仰转型的时代背景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意识形态从现实生活和学术研究中逐渐淡化，民间信仰破土而

出，在许多地区得到了恢复，甚至在某些地区，它的内容出现添增现象，形成了民俗复兴的社会

事实。地方的民俗复兴抓住的机遇归结起来有 3 点：其一，意识形态和群众文化工作方面出现了

“松懈倾向”，给一些原来已经消灭的“落后文化形式”提供了复兴的机会；其二，为了发展经

济，采取“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策略；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各地政府的旅游部门利用民

俗资源吸引游客而创造经济的“黄金周”；另一种情况是闽粤等省为了吸引华侨投资采取鼓励“寻

根问祖”的手段。其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激活。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 2000 年 6 月巴黎会议上向国际社会提出的一个

系统工程，主要包括国际公约的制定和履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遴选和保护、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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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和公共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 6 个部分内容：1）口头传统，以及作为文化表达手

段的语言；2）民俗活动、仪式礼仪、节日庆典；3）传统表演艺术；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

间传统知识和实践；5）传统的手工技艺和经验；6）与上述表达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中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发起国之一。2004 年 9 月中国人大批准加入了《国际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公约》，2005 年 3 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

2005 年 11 月文化部颁布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2007 年 6 月浙江省通过了

《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轰轰烈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自上而下地发动，从

下而上的全国各地的申请“非遗”风潮方兴未艾。中国学界积极地呼应这项重大的文化工程，从

多个学科的知识领域走向这个中心论题，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型塑成一个学术概念，并围绕它

对相关领域进行着知识的整合。 

温州自古以来就是“淫祀滥祭”昌盛的场域，在意识形态控制严厉的年代里，政府三令五申

严禁民间信仰的“歪风邪气”。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语境下，2008 年 1 月，温州开展了非物质文化

遗产普查工作。民俗从遗留物转变成为日常生活，或者表现为文本被实践，或者表现为记忆在现

实中复活，或者表现为功能萎缩、形式残缺、位置边缘的传统文化活动在社会中重新传播开来并

活跃起来。特别是对民间信仰的阐释，在新时代重新被社会广泛认同。作为文化遗产，汤和信仰

成为一个受敬重、被珍爱的范畴。政府职能部门转变态度，对诸如宁村汤和信仰之类的民间信仰

“少作为”、“不作为”，采取灵活、宽容的姿态。得益于时代的厚爱，宁村汤和信仰转型发生并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情境之下展开。 

（二）他山之石：“龙牌会”的启示与专家的参与 

上世纪九十年代河北范庄龙牌会的成功“上市”[5]，触动了宁村村民的灵感，他们借鉴龙牌

会的案例，分析龙牌会成功的经验，从中得到了有益的启示。 

龙牌会的做法涉及了两个方面：一、界定龙牌会也是开展科技和文化活动的公共空间，而不

仅是迷信活动的场所；二、界定龙牌会属于龙文化，从而是民族主义的国家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而不是对抗国家的异类。与龙牌会一样，汤和信仰也属于民间信仰，而民间信仰早已被贴上了“迷

信”、“落后”的政治标签，揭走这贴标签要打通层层关系，费时费力，更可能是徒劳无功；不要

标签是不可能的，但换个标签却是可行的。和龙牌会性质相同，汤和信仰从来都不是民族国家的

异质，宁村界定汤和信仰是英雄祖先崇拜，汤和是反抗外族侵略、护一方平安、有勇有谋的英雄

祖先；汤和节是汤和信仰的展示平台，汤和节展示的是宁村的爱国主义思想、历史情感、道德教

育、民俗风情。 

为此，宁村实行了这样的认证逻辑：宁村所城是汤和建筑的，宁村军民是汤和招揽而来的，

汤和是宁村的主人，他们是上下级关系也是主仆关系；汤和领导抗倭给宁村带来祥和安宁的生活，

他的“寓兵于民”政策繁荣了宁村经济；没有汤和就没有宁村，汤和是宁村人心中的祖先。复活

的神话在人们心中的地平线上缓缓升起。按照明代俗制，祖先以木主事之，在家中以神龛供奉。

古代的宁村俗民为了表达崇敬之情，并为得到护佑，创造了汤和“神”话。汤和从此由人晋升为

祖先神。然而由于社会文化变迁，神不再高高在上，人力才是通天的凭借，在“科学”操导话语

权的情境下，人才是可解释的、伟大的、需崇拜的；汤和也是这样的“人”。当代的宁村俗民续

写汤和神话，汤和则从神坛步入了人间，返璞归真，还历史本来面目，意欲让汤和信仰重归生活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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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和由人而神、又由神而人的“辩证法”在宁村俗民看来是完全有效的，但地方话语还需上

升为知识话语和权威话语。为实现这一目标，从创意到启动再到完成的过程包含了民众的努力、

专家的意见和政府机构的支持。宁村的汤和节首先获得了村落内绝大多数村民的认同（宁村有少

部分基督教信仰者，他们不参与汤和节）；然后，宁村寻找了专家学者的专业帮助，专程遣派人

员赴北京请教专家，得到了民俗学家的专业建议，指导通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途径和申

报“非遗”的技巧；同时，宁村也注重与地方民俗专家的联系，举行过两次“汤和节”地区研讨

会。最后，宁村就汤和信仰和汤和节与政府机构沟通，政府机构以相关政策和专家学者的意见为

凭据，采取了默许、进而支持的态度。 

宁村不仅参照了龙牌会复兴的认证逻辑和认证程序，也从龙牌会的表演项目中得到启发，反

观以往的汤和节的表演项目，从中汲取“营养”。宁村俗民过滤、挑拣曾经出现在“汤和节”的

各种民俗事象，对其稍作润色修改，以符合新汤和节的界定指标。宁村素有“百家姓之村”的称

呼，在这一资源上掘深拓宽能做大文章，因而把这个任务交代给最了解宁村历史的汤和节首事头

家潘定槐老人设计，于是宁村姓氏旗阵、姓氏图腾旗阵飘扬于汤和节巡游队伍中，以此代表宁村

的历史。宁村的拼字龙灯一向是汤和信仰的压轴好戏，它的高难的动作、喷薄的热情和竞技精神

正是展现汤和信仰转型后的“气质”，是宁村中青年精神的象征。宁村还有习武之风，据传汤和

曾留下一套“汤和棍”、“汤和剑”，教导宁村俗民击敌强身；宁村的孩子从小被要求练习武术，

因而宁村武功也编排在汤和节节目里，用以显示宁村生活和未来的希望。 

（三）换名：汤和信仰完成了剔除封建迷信的历史尘埃的任务 

汤和信仰在兴盛的 300 多年里，一直被习惯称呼为宁村“抬佛”，诚然，这样的命名更彰显

俗民的民俗思维和汤和信仰的性质界定，在那个时代语境里，“抬佛”的名字是没有阻碍的。1994

年宁村俗民把阔别多年的“抬佛”请上生活舞台的时候，这项民俗活动因为“抬佛”的名字被政

府行政职能部门搁置在拒绝审批的项目栏里。宁村俗民在冒险抬着佛架的路上，心里就计较着过

时的名字也需要改革，“换名”被提上了议事议程。这一新命名酝酿了 10 年，2004 年，宁村汤和

信仰活动以新面貌出现——“汤和文化节”。此命名更多地借鉴了本世纪初各地蓬勃兴起的地方

性新兴节日的命名法则，虽有照搬的稚嫩之嫌，但赢得了政府职能部门的商量余地，“汤和文化

节”在当时政府的默许态度下轰轰烈烈地绕境巡游了。怎样在一般性的地方性节日里脱颖而出，

从辨认节日名字就能辨识地方民俗特色呢？2006 年时宁村在头家内部试行了另一叫法，取名“东

瓯王汤和节”，但这一名称不易记忆，难以上口，不为宁村俗民认可，俗民仍按旧例称呼当年的

庆典，第二次更名失败。2007 年汤和信仰进行了第三次换名，宁村俗民请教于民俗学家，专家建

议取名：“七月十五汤和节”，并解释说，在“申遗”的热浪中，全国至今还没有地方申报中元节

传统民俗的项目，虽然封都是传说中地狱入口，但汤和信仰的主题是中元节祭祖，民俗事象的个

性也很突出，仪式保留得也很完整，那么“七月十五汤和节”的名字就兼顾了民俗发生特色和民

俗事象主题价值。于是确定了汤和信仰的第三个名字“七月十五汤和节”。 

换名的魅力与“双名制”的艺术运用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样通过命名游戏赋予古老的民间信

仰以新的前途。但两者也稍有不同，双名制的原名和新命名在不同情境下并用，侧重的是与横向

的社会联系的自我（共时性），以不断扩大它的触点来融入新环境；而换名后原名就弃置不用了，

它试图脱离纵向历史感的自我（历时性），以换名为契机寻找并建立崭新的“形象”来适应骤变

的多元社会。从“抬佛”到“汤和文化节”，第一次变更名使得汤和信仰走出了历史困境，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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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新时代；从“汤和文化节”到“东瓯王汤和节”，第二次更名虽未载入“史册”，也提醒了汤

和信仰的俗民去努力思考信仰民俗的命名规律；第三次的更名，新名称带来了新气象，汤和信仰

以“七月十五汤和节”的名义策划，于 2007 年 7 月成功地进入了浙江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并进入了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推荐项目名单（“七月十五汤和节”编号 X-117，公示

于 2008 年 1 月 29 日）。 

换名是为了“正名”，名正则言顺。换名的结果是：汤和信仰完成了剔除封建迷信的历史尘

埃的任务，又一次名正言顺地进入了国家认可的层面。 

四、结  论 

通过对宁村汤和信仰传承、演变和申遗的研究，我们有以下 3 个方面的认识： 

（一）维护文化小传统的基本力量是乡村民众 

宁村汤和节主要头家潘定槐老人回答询问宁村申遗经验时说“自己饭碗自己造”，这句话是

温州的俗语，深入温州人的骨髓。用在这里的意思是：弘扬温州区域文化，维护宁村文化小传统，

靠老百姓自己。当然，政府态度的转变和专家学者的支持，也不容忽视。文化小传统的复兴，实

际上是一种合力的结果。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注意到乡村民众的主体作用，这在全国各地申遗过

程中已有诸多事例证明。 

（二）汤和信仰的复兴是宁村地方传统的重构 

今天的祭祀仪式，是对过去时代汤和祭祀仪式的解构和重构。把汤和由神还原为人，还原为

一位民族英雄，不仅是一种民间文化传统的象征，也与政府关于“先进文化引领”的理论趋向一

致。“汤和信俗”申遗成功，固然与地方政府尤其是宁村民众的策略有关，但从宏观角度看，这

是我国文化复兴大背景下地方传统重构的又一案例。 

（三）民间信仰是一个历史的、文化的范畴 

从历史上看，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汤和被封为“城隍爷”，属于国家正祀，进入了国家

礼仪制度。20 世纪以降，汤和信仰才“沦落”到民间“淫祀”的地步。从文化层面看，从昔日的

汤和信仰，到今天的“汤和信俗”，都是温州区域历史、文化现象。换言之，民间信仰是一个历

时的、文化的范畴，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文化语境中，有着不同的地位、不同的意义和

作用。 

总之，宁村汤和信仰的传承，折射了国家社会剧烈变革，反映了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博弈。

汤和信仰构筑了宁村的文化空间，其祭祀仪式是民众的一种文化记忆。无论学者、政府官员还是

普通民众，若有这种共识，就会采取一种共同的、尊重文化的多样性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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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Inheritance and Strategy i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pplication of Folk Beliefs 

—— Take the Tanghe Belief in Ningcun Village of Wenzhou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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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anghe Belief in Longwan District of Wenzhou City is one of the most distinctive and typical 

cases among the folk beliefs in Zhejiang Province. With lots of documents and fieldwork, the origin of 

Tanghe Belief and the evolution from Tanghe belief to Tanghe Belief and Custom have been interpreted. And 

the characters have been analyzed that the Tanghe Belief was historically organized by government or non- 

government. Then the backgrounds, strategies and meanings of the Tanghe Belief’s successful application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have been stated in the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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